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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优化职业

教育类型定位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事关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是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是

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能力的关键锚点。2022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

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要

把新技术引入教育教学实践推动职业教育教学变

革。作为新兴信息技术的代表，人工智能技术具

备为职业教育变革提供技术支撑的潜力。如何充

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价值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的目标导向[1]。作为全新教育理念与学习方式变

革的标志[2]，深度学习是信息时代教学变革的必

然选择[3]，是谋求职业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价

值旨归。因此，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教学变革

的关键是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一、主体教育理论视域下深度学习
的内涵再析

（一）主体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

主体教育理论伴随解放思想和主体哲学研

究潮流兴起，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是该理论思潮

的集中体现。顾明远先生提出的“学生既是教育

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4]这一重要观点，引发

了教育界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讨论和关注。学者们

基于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提出了“让学生

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5]“人是教育的出发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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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关键在于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其价值意蕴体现在有助于创设实践场域，提升学生实践技能；拓宽育人主

体，实现校企协同育人；融合数字资源，优化教育教学生态；革新教学评价，实现教学持续改进等诸多方面。参

照主体教育理论，唯有学生主体地位回归才能实现真正的深度学习和根本的教学变革。因此，深度学习视域下

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教学变革可以遵从四个向度：以深度赋权为突破点，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以深度体验

为着力点，激发学生的主体行为；以深度互动为关键点，培塑学生的主体能力；以深度理解为落脚点，彰显学生

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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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论点，使主体教育理论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将责与权

真正还给教育主体”“在实践活动基础上通过交往促进主

体性的发展”[7]“教育是一种完美地理解生命意义的精神活

动，是通过心灵体验而达到人的心灵的相通”[8]等论点，进

一步明晰了“参与”“体验”“交往”“理解”等是主体教育

理论视域下的教育教学实践策略。主体教育理论倡导人的

主体性，对促进职业教育教学变革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

践意义。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具有的自动学习、文本理

解、内容生成等“类主体”属性，彻底打破了既往教育主客

体之间的平衡关系，进一步增强了研究如何维护学生主体

性的必要性。

（二）深度学习的内涵再析

学者们从学习方法、学习性质、学习目标等维度对深度

学习做出界定。例如，吕林海从学习方法的维度认为深度学

习是以理解知识、发展自身的能力为动机，通过关注知识背

后的原理和知识之间的联系，有效反思自身学习效果的一

种学习方法[9]。康淑敏从学习性质的视角认为深度学习是学

习的高级阶段，属于复杂的认知过程和高投入的学习方式，

追求知识的建构、意义生成和能力发展[10]。何克抗从布鲁姆

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的视角对深度学习做出界定，认为深度

学习使学习者不仅能记忆、理解必要的各学科基础知识，

还能具有应用、分析、评价这些基础知识并创造新知识和

新产品的能力[11]。沈霞娟等人同样从学习目标维度将深度学

习界定为应用高阶认知策略实现问题解决的学习活动，旨

在帮助学习者掌握核心知识并有效实现应用迁移[12]。

上述研究更偏向于从认识论层面对深度学习做出界

定，强调知识的建构和知识的获得。深度学习不仅关涉智力

因素，还关涉非智力因素；除了存在认识问题之外，还存在

价值取向问题。本研究将深度学习从认识论转向价值论，即

从学生主体的需要和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学生主体需要的角

度，探究深度学习的内涵。主体教育理论关照下的深度学

习的关注重点会有相应转变：在学习主体方面，更加强调学

习者的主体地位，学习者具有更高水平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自

由；在学习目标方面，强调自觉、主动、创新，谋求学生的自

由、全面、持续发展；在学习路径方面，更加注重权利、互

动、体验等元素对实现深度学习的教育价值；在学习结果方

面，更加强调对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批判思维的培育。

基于上述考虑，主体教育理论视域下的深度学习是指

以深度赋权为基点，以深度互动和深度体验为支点，以深度

理解为重点，实现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学习过程。其中，深度

赋权、深度互动、深度体验和深度理解四个要素之间紧密联

系、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深度赋权是深度学习

的前提条件，深度互动与深度体验是深度学习的实现路径，

二者存在迭代重复的区域，深度互动的实现依赖于深度体

验，深度体验的获取得益于深度互动。但两者侧重点并不相

同，深度互动强调的是社会化影响与有意义建构，深度体验

则更加强调参与性实践与批判性反思。深度理解是深度学

习的核心特征和内在隐喻。深度学习意味着学习者对知识的

深度理解[13]，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运用和知识创生[14]，其

最终指向的是学生自由全面发展。

二、主体教育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赋能职
业教育教学变革的价值意蕴

主体教育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教学变革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为培养理论扎实、技能精

湛、视野前沿的新时代高技能人才提供了契机和新路径。

（一）创设实践场域，提升学生实践技能

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传统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生态，融合

虚拟现实、大数据等多种技术，为构建一个多模态、沉浸式

的实践教学场域提供可能。高技能人才是建设技能型社会

的中坚力量，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15]。

职业院校应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功能

定位和类型特色。实践技能是职业院校学生胜任岗位工作

任务的核心能力，也是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主要体现[16]，决

定其就业竞争力。而人工智能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能够打

破职业教育教学中理论实践割裂、实践教学薄弱的困境。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职业院校提供虚实融合的实践教学场

景，将企业生产场景、职业体验元素逼真地融入教育教学之

中，形成校企互联的立体化实践教学空间，学生在传统课堂

中既能学习技术知识，还能获得对新技术、新工艺的模拟实

操体验，在教学做合一中实现职业技能的提升。

（二）拓宽育人主体，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拓展育人主体的本质是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实现教

育教学主体的系统性重组。首先，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个性化

教育教学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类当

前的认知学习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而且其千人千面的个性

化指导能力，使得职业院校的规模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成

为现实。人工智能凭借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

对每个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做出精准诊断，为职业

院校学生提供智能化辅导和个性化推荐，完美契合学生的

学习需求。其次，人工智能使企业成为深度参与的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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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跨界融合型教育，与企

业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17]。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企

业的深度参与[18]。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职业院校可以融合企

业真实生产数据、构建智能产教融合平台等，纾解了职业教

育教学过程中企业教学育人功能弱化的问题，使职业院校

成为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的人才供给侧和技术创新发源地。

（三）融合数字资源，优化教育教学生态

数字资源是促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人

工智能能够生成满足职业教育教学需求的数字资源[19]。人

工智能具有强大的资源生成能力和资源融合能力。首先，人

工智能能够将职业教育教学生态进化升级为数据驱动型的

数智生态。人工智能能够基于文本指令，高效生成多模态的

数字教学资源辅助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机械内部结

构、动态生长过程、复杂作用机理等。职业院校教师还可以

利用人工智能解析农业物联网数据、企业生产线数据、企

业设备故障数据等，自动生成数字化教学案例，为学生提供

更加真实的学习体验，为教师开展混合式教学、跨学科教

学、情境化教学、项目化教学等提供便捷。其次，人工智能

能够促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为建立人机交互人性化、

资源推荐精准化的智能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提供技术支

撑。资源共享平台能够整合同类或者同区域职业院校中的

教育教学资源，使职业院校之间的资源整合和智能调配成

为现实。这不仅有利于解决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资源分配不

均等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各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

资源和专业办学优势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辐射效应。

（四）革新教学评价，实现教学持续改进

教学评价是确保教学质量得到保障的重要机制[20]。现

行职业教育教学评价存在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手段简单、

评价内容片面等痼疾，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人工

智能技术可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支持。首先，实现了评价

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对象的全面化。教师、学生、企业专家

等主体通过智能平台共同参与到教育教学评价之中，尤其是

教师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所具备的强大的语言理解能力

和逻辑推理能力，自动快速地完成试卷批阅、成绩统计与分

析等繁琐任务，突破了传统教育评价中精力有限、无暇无力

顾及全体学生的弊病，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到教师对其的关

注和关心。其次，实现了评价内容的全面化和评价实施的全

程化。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教师不仅只是以作业、成

绩为评价依据，对学生的知识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还能依靠

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获取、数据计算、数据分析等能力，全

面收集、深度分析学生发展过程中的多模态数据，对学生

进行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化的横向评价。教师则可以实施全

程化的形成性评价，依据全面化的评价结果动态调整教学

难度、精准推荐学习资源，推动教学评价依据从经验判断

转向数字智能，助力教学评价反馈机制转型升级，形成持续

改进的完整闭环，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三、主体教育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赋能职
业教育教学变革的实践路径

参照主体教育理论的观点，深度学习的达成不能有学

生主体的缺位。因此，在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教学变革的

过程中，如何确保学生主体的地位最为关键。基于主体教育

理论视域下深度学习的内涵，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教学

变革的实现路径可以遵从以下四个向度。

（一）以深度赋权为突破点，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

所谓深度赋权是指提高学生的学习选择权和学习行动

权以实现自由学习的过程，是对学生主体意识的强化。通过

深度赋权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是激发学生主体参与的重要

途径，也是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教学的基本立场。主体意

识的唤醒，激发的是学生独立主动而非被动依附的意识、平

等尊重而非等级尊卑的意识、积极进取而非封闭保守的意

识，是一种学生主体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工智能赋能

深度学习应以学习者为中心，赋予学习者更多选择的机会和

权利，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中学习者的主体性地位被消解的

境遇。尽管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之间存在高度契合的逻辑

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教育环境下深度学习会

自然发生，因其首要实现的是学生的在场和参与。学生是学

习的中心[21]，学习是通过学生的主动行为而发生的[22]，教师

的价值不是控制学生，而是引导他们能够根据自身兴趣自由

做出选择。与此相契的逻辑是学习者应成为学习的主体，尤

其是深度学习的主体。主体的独立地位是一切思想与认识

的基础[23]。学习主体的缺位也就失去实现深度学习的根基。

人工智能视域下以深度赋权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是进一

步探讨实现深度学习实践理路的逻辑起点。

首先，职业院校教师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增加学习

者选择的机会，并引导学习者意识到自由选择权的存在。一

方面，智能教育环境下选择机会的泛在赋予学习者最充分、

最自由的学习选择权，使学习者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也

不受其所属身份、地位的约束，通过给予学习者自主探究、

自由体验的机会而广泛拓展其学习视野。另一方面，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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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分离、学习权利外化的传统教育技术，人工智能能够统

合学习者的感官能力，允许学习者在现实场景或者虚拟场

景中自由地应用其学习的知识，有效地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主体意识的持续增强。教师应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尊重学习者的学习意向性，尽量避

免对学习者中心地位的僭越，客观对待学习者的主体性选

择。将学习资源选择权、学习行为决策权、学习进度控制权

交还学生，以增强学习者的主体性为内核引导学习者主动学

习，为学习者自主发现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自由

发挥的空间。

其次，学习者对学习选择权的使用应当具有自主参与

的属性特征。职业院校教师应引导学习者合理使用选择权，

并使其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应当帮助学习者进行自

我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24]。深度赋权虽然强调学习者

的自由发展，但不应该陷入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藩篱，与社

会现实需要相脱节，进而走向个人主义的偏颇，而是应汲取

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中的合理成分，让学习者意识到与深度

赋权相伴随的责任。以深度赋权唤醒学习者自觉发展的内在

潜力，培养学习者责任意识有助于助推学习者成为一个有学

习自主权的自觉学习者。当然，部分学习者意识到学习选择

权的存在会引发其痛苦，主要因为学习目标不明确导致其在

智能教育环境中无所适从。此时，教师应担当起引导者的角

色，一方面引领学习者在众多选择中明晰自身的学习目标；另

一方面要引领学习者完成从深度赋权到自律自觉的转变。

深度赋权的理想结果是学习者能获得深度互动、深度

体验的权利和能力。只有学习者意识到选择权的存在，并

对学习权利的合理使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教育结果，深度互

动和深度体验才有了得以实现的根基。深度赋权的缺席将

使后续的深度互动、深度体验、深度理解成为无本之木。深

度赋权的最终目标是赋予学习者本应获取却未被给予的各

种学习权利，将理论上应得的权利转化为现实可得的权利，

并将对学习权利的主观感知转化为自主学习意识的实践觉

醒，使学习者有责任、有权利、有能力支配自己的学习行为，

最终成为一个“有责、有权、有能”的终身学习者。

（二）以深度体验为着力点，激发学生的主体行为

主体教育理论蕴含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意涵，而人

的全面发展包含着情感体验和认知体验的双重维度。体验

是学生全面发展的条件与基础。体验与学习之间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学习是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25]，“实际经验的过程和教育的

过程之间有着密切且必然的联系”[26]。深度学习不纯粹是

一种理性活动，而是需要通过体验才能完成的一种亲历性、

情感性、领悟性的活动[27]。就学习体验的形式而言，深度体

验主要有情绪体验和认知体验两种形式，前者依托心流体

验得以完成，后者凭靠具身体验得以实现。

首先，职业院校教师应利用人工智能的场景生成优势

使学习者获得心流体验。心流体验被认为是一种最佳的情

绪体验[28]，是愉悦情绪的源泉。愉悦的情绪体验有助于深度

学习的发生。心流分为三个阶段，即心流前兆、心流体验和

心流结果。心流前兆是心流体验的引发条件。职业院校教师

需要确保每个学习者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赋予学习者自由

选择与其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学习任务的权利，并借助于人工

智能给予学习者适时反馈。当学习者的注意力专注于既定

学习目标，认知实践与体验机会搭配之时就会产生愉悦的心

流体验。其成效是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全神贯注并自得其

乐，全情投入并悦在其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持久的

成就感和高度的满足感之后，持续学习的兴趣得以保持、持

续学习的意愿得以产生、持续学习的动机得以激发，进而专

注并逐步深入地达到深度学习。

其次，职业院校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创设多样化的

教育情境，为学习者提供多元化的具身体验。一方面，职业

院校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智能立体

教学场域，使学习者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以不同的角色、从

不同的视角，获得对同一知识的立体化认知体验。例如，学

习者可以通过历史性情境的感知体验而意识到传统经验的

价值。职业院校教师应使这种有教育价值的传统经验触手

可及，从遗忘中恢复并发挥其教育价值，从而使这种经验得

以传承和创新，在过去与将来的交流中服务于当今社会的发

展。真正使教育服务于精神文明的传承，服务于传统经验

的创新，以达成文化连续性的维系。另一方面，职业院校教

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使学习者拥有更多具身体验的机会。

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的融合发展拓

展了学生的行为时空，提升了学生的行动效能，给学生带来

的是一种具身参与式的主体体验。这比学生以旁观者的身

份观摩教育过程的客体性体验更为深刻，学生的学习灵感、

个性创意在自由认知体验环境中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不

同于依托互联网获得的线上参与体验，在智能环境中学习

者以数字身份自由参与到具体教育情境中进行创造性学习，

有利于学习者主观能动性的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属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以视觉、听觉、触觉等

各类感官体验的向外延伸获取向内的突破，使学习者由一个

被动参与者转变为可以共同创造、共同使用、共同获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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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创造者，突破传统教育环境的既有限制，以具身在场的方

式参与教育实践并获得最佳学习体验。

（三）以深度互动为关键点，培塑学生的主体能力

深度赋权赋予了学习者积极的学习意向和充分的学习

自由，但这只是引发学习者深度学习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

条件。从主体间性的理论视角来看，主体性是在主体间的交

互中而形成的，“我”和“你”共同交互才产生出完整的主体

性[29]。互动机会的充分和互动权利的平等是确保深度互动

的两个重点，学习者在拥有互动话语权的基础上积极表达

个人的思想观点，在平权式互动过程中明晰自己的观点，以

观察、模仿和参与为途径，以活动、探究和任务为载体，逐

步巩固和深化对复杂概念的理解，实现有深度、有意义的学

习，形成学生主体能力。

首先，确保学习者的互动话语权是实现深度互动的前

置条件。长期以来，学校教学是一对多的教育模式，教师与

学习者之间多数时间保持“控制—服从”的单向度互动关

系。该互动关系导致职业院校教师在课堂互动过程中拥有

更多的话语权，学习者互动话语权的阙如和表达不畅使课

堂互动在提升学习质量过程中的作用力未能完全显现。不

同于使话语权离身的传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学习者与

教师、教育内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互动方式，例如生成

式人工智能通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人类反馈强化学

习技术生成，使学生获得真实的个性化互动体验。这种互动

方式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关系重构，有助于激发学生参与

互动的动机。职业院校教师应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这一技术优势营建平等、民主、自由的师生关系，赋予学习

者话语权，鼓励学习者畅所欲言，对勇于创新的学习者给予

支持，对怯足不前的学习者加以鼓励，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能够根据上下文进行互动等技术优势，激发和调

用每一位学习者的互动潜能，引导学习者群体之间、学习者

与教师之间就某个话题进行思想交流，实现话语权的质变

性转移和知识的深层次理解。

其次，平权式互动是实现深度人际互动和人机互动的

基本样态。主体间性强调教师和学生两大主体间的平等对

话。平权式互动是对学习者主体性的进一步强化。与威权

主义指导下的威权式互动不同，平权式互动增添了民主、独

立、平等的蕴味，减少了服从、依附、控制的偏颇。鉴于雅斯

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推崇的“存在之交流”中，

与人格平等的人以相互平等的关系进行平等的对话是理解

知识深刻意义的本源性入口，当教育成为权威时，它就失

效了[30]。由此，职业院校教师应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助下，

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教师。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场

景算法模型生成能够吸引学生参与互动的教育场景，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识别特定教育情境下学习者的实时状

态，包括社交意愿、认知偏好、学习习惯、学习风格等，从

细微处捕捉学生的内心想法，于实践中挖掘学生的互动潜

能，以学生的主体性为前提，与学生形成真诚、平等的互动

关系。学生在与教师平等自由地对话中，自我发现并自觉行

动。与此同时，职业院校教师应意识到师生间的互动关系是

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在智能教育环境下，职业院

校教师应有与学习者平等对话的精神气度，重新审视自身

在智能教育过程中的话语角色和教育身份，将互动的权利

继续从自身向学习者偏移，利用人工智能为学生铺设自由表

达的渠道，使智能教育环境成为积极、和谐的平权式人际互

动环境，在此互动环境中学习者能够以平等、自由、独立的

身份参与到互动之中。

（四）以深度理解为落脚点，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Karl Marx）主体性概念的内涵是本体论维度

主体性和认识论维度主体性的统一体[31]，本体论维度主体

性强调的是人本身拥有的不能被抽象权威和外在力量掩盖

的独立价值；认识论维度主体性强调理性的存在与价值，学

生形成理性思维的重要路径是深度理解。学生的主体地位

形成于主体意识唤醒、主体行为激发和主体能力培塑的过

程之中，确立于深度理解的基础之上。而深度理解则需要职

业院校教师在学习监测、学习分析基础上对学习者进行学

习干预，最终在自由与规制中达成深度学习。

首先，智能教育环境下职业院校教师应立足循证教学

理念，注重采集全程化、精准化的多模态监测数据。传统教

育环境下职业院校教师的学习监测主要是通过观察、访谈

和测量来完成，“互联网+教育”环境下的学习监测仅仅局

限于学习进度、学习次数、学习时间等单模态数据，其对学

习者的监测功能存在缺失，学习者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失

控”状态。技术赋能学习是一个与多种因素相关联的复杂

过程[32]，只依靠单模态数据不足以准确、全面解释学习过程

的内隐性、互动性和多维性等特征[33]。因此，职业院校教师

应充分利用智能教育环境中更加智能化和多元化的学习监

测手段，不仅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结果等显式状态进

行监测，而且要利用表情识别、眼动追踪、脑电波监测等技

术对学习者的学习情绪、学习投入、学习态度、认知负荷等

隐式状态进行监测。对学习者的多模态数据的监测，为在

学习分析技术的协助下挖掘能够辅助学习者实现深度学习

的数据驱动效应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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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职业院校教师应将多模态监测数据作为关键性

的教育元素贯穿于学习分析过程之中。这既可以促进职业

院校教师的教育过程向智能化、沉浸化、精准化转型，又充

分释放大数据技术和学习分析技术的教育潜力。职业院校

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入挖掘和科学分析优势，提取

学习者群体或个体的学习特征，构建学习者最佳的学习路

径，使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效率实现质的飞跃，完成从数据

分析到信息生成、从知识获取到智慧创生的过程。例如，职

业院校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大数据技术为

每个学生绘制可被高度解析的“学习画像”，由此实现对学

生主体的感知和增强，即作为主体的学生，其思维认知、学

习行为都可以被算法捕捉并直观呈现，继而加以分析应用，

从而超越学习者的认知局限、突破学习者的思维上限，实现

原有认知与新的认知之间的有效连接。在此过程中，学习者

抽象的思维过程转化为可视化的形态，深度学习发生机制的

“黑箱”被打开，使职业院校教师可以依据学习者的数据留

痕更精确地解构其学习认知过程，为学习者的深度知识建

构提供智能化的学习指导。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应避

免过分强调数据的工具理性而忽视其价值理性，这将导致

将学习者主体降格为“数据”的潜在隐患，进而消解学习者

参与学习的意愿和动机。另一方面，职业院校教师应注重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职业院校教师不能将数据作为

判定学习者理解水平的单一来源，还需要借助观察、访谈等

传统手段，了解学习者在深度互动和深度体验过程中的行

为表现，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从中找到思维认知的外在投

射，以此作为判定学习者理解深度的证据。

最后，职业院校教师应以精准有效的学习干预促进学

习者的深度理解。学习干预是指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以基于学习过程的教育大数据的分析为基础，实施的各种

支持性策略和指导性活动的综合[34]。精准有效的学习干预

是促进深度理解的催化剂。适时且有针对性的学习指导可

以从根本上干预学习的发展进程。教师应给予学习者契合

其学习需求、切合其学习风格、符合其学习能力的学习指

导，以避免学习者在深度赋权后的主体迷失，澄清学习者

在深度互动过程中的思想困惑，解决学习者在深度体验过

程中的认知障碍。对学习者给予的学习干预并非对学习者

学习自由的侵犯，并不相悖于深度赋权视域下的自由学习。

因此，智能环境中强调学习者的自由学习，不能在实践中教

条、机械地贯彻执行。职业院校教师需要辩证地明晰生成

式人工智能辅助下的学习干预的教育功能定位，一方面，职

业院校教师应意识到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取决于其学

生主体在能引起学习反应的教育环境中的互动深度和内在

体验。另一方面，职业院校教师的责任是利用学习干预纠正

学习者的错误认知、唤醒其主体意识和学习期望，为其提供

丰富多样的学习支持，引导学习者积极地意义建构，并使学

习者在此过程中获得满足感，以保持甚至增加其持续学习

的动机和期望，使学习者理解他们从经历过的体验中建构

起来的个体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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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nd Paths of AI-Empowered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Education Theory

Fang Jie, Zhang Xiuping

Abstract  The key to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lies in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the key to empower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es 
in promoting students’deep learning. Its value lies in its 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practical fields, enhance students’practical 
skills, broaden the educational subject, achiev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ntegrate digital resources, optimize 
educational ecosystem,  innovate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achiev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among many other  aspect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ive education theory, only the return of students’subject status can truly achieve deep learning and fundamental 
teaching reform.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can  follow  four dimensions: using deep empowerment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to  awaken  students’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using deep experience as  the  focus  to stimulate  students’subjective behavior; using deep  interaction as  the key point  to 
cultivate students’subjective abilities; taking deep understanding as the foothold to highlight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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